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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前一晚，我又梦见了雪山。梦

里的雪山，白得晃眼，像正午的太阳光，

把我从梦里晃醒。

我曾经一整个冬天穿行在延绵无际

的群山里，白天看流动的云朵，夜里看挂

在天上的银河。当我再见到城市里的璀

璨灯火时，已经是来年的 4 月，置身于狮

泉河畔。

沉沉的暮色抹在这片原野上，投下

昏黄而柔和的光影。光洁的月光浮在云

端，街道上的白柳迎风招展。河上鸥鸟

翔集，呼啦啦扑打着双翅，“噢噢”地叫

着。远处，宽阔的街道上，商铺摊位林

立，人群川流不息，叫卖声不绝于耳，浓

重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我仿佛从天上

回到了人间。

那时，我即将离开这片高原，离开那

些可爱的战友，我的心中充满不舍，步履

那样沉重。在高原的日子里，我的心时

常被一股敬意充溢着，一张张面孔在脑

海中挥之不去。

在军分区的院子里，我看到了加央

欧珠的照片。这位藏族少校翻译，荣立

过一等功。宣传栏的照片上，他军装笔

挺，英气勃发，与当初在哨所地窝子里初

见他时，模样判若两人。

那天，我走进帐篷，只见一个胡子拉

碴的军官立在地图前，双眼布满血丝，棉

服油光发亮，面颊晒得乌黑。

他带着战士们驻扎在一条河谷里，

进出的道路只有一条汽车碾出来的便

道。我们坐在车里，身体始终处于剧烈

的上下颠簸之中，还要不时下车搬开路

上的石头。寂静的山谷里，积雪很厚，两

侧的雪墙高高越过车顶，留出的通道很

窄。车子驶过时蹭着雪墙走，发出“吱吱

呀呀”的碰撞声。过了很久，视野里出现

一个黑点，那就是哨所。它深深埋在雪

里，像沉进海水中的礁石。

战士们就住在地窝子里。地窝子是

冬天挖的，上面是一层冻土，一镐下去只

砸出一个白点。战士们从山上捡了许多

牛粪，在地上烧了整整一夜，一天下来也

只挖出一个小坑。现在条件好些了，地

窝子里装上了暖气。

战士们集中住在一个地窝子里，里

面有一排高低床拼起来的大通铺。我们

走进去时，战士们依次坐成一排。有的

人黝黑的脸庞，被雪地的反光灼伤；有的

人耳朵上有一块块黑点，那是耳朵冻伤

后留下的疤。可他们澄澈的眼神，似乎

比高原的蓝天还干净。加央欧珠说，这

一个多月，战士们每天都在铲雪。山谷

里的风吹雪太可恨了，白天铲完夜里又

埋上。夜晚的风像刀，会把夯实的积雪

切成块，漫天飞扬。

原来，那条便道是战士们一锹一锹

铲出来的。我仿佛看到，战士们结实的

臂膀挥舞着铲子把雪扬过头顶，筑起一

面面雪墙。

同行的一位军官看着这群年轻战士

激动地说：“向你们致敬！”然后，他庄重

地敬了一个军礼。

当我离开地窝子时，目光不由得被

门前一块刻着“精忠报国”的石头吸引，

它静静地卧在雪地里，并不醒目。然而

在我心中，这 4 个字，从没像这一刻那样

具体而生动。

没过几天，我们又来到另外一个边

防营，跟着战士们去山口巡逻。他们一

路上直说，今年的雪是最小的。但是，我

看到上山的道路还是被 1 米多厚的雪覆

盖了。雪峰在阳光中闪着银光，银色的

达坂高高地挂在盘旋而上的公路尽头，

脚下的山像波涛一样翻涌着。

那次巡逻，我才体会到什么是深一

脚浅一脚。当全身的重量集中在一条腿

上，另一条腿陷得浅一些，当拔出那条深

陷的腿，另一条腿就又陷得深了些。我

没走几步就气喘吁吁，而前面的杨营长

似乎如履平地，几个大步就迈上了坡。

从他相对白净的脸庞上判断，他应该刚

刚休假归队不久。我跟在后面，实在迈

不动腿了，干脆双手抠进雪里，抓住几棵

枯草，一点点往上爬，手一会儿就冻得失

去了知觉。快到坡顶时，杨营长一把就

将我拽上来。那一刻，战友间的情谊令

我深深感动。踩着积雪，我慢慢跟上了

队伍。

下山时要轻松些，我跟战士们一起

顺着雪坡滑下山。战士们脸上洋溢着灿

烂的笑容，阳光照射在他们脸上，那微笑

充满了自信和力量。

后来，连队因为临时接到任务，杨营

长一直带着战士们驻在山上。等我在营

区再见到他时，他远远地向我打招呼，日

暮余晖下，只见他脸上黑黢黢一片。走

近一看，他的脸又变得黑红粗糙，对着我

露出灿烂的笑容。

空旷的高原永远带着一种苍凉铺展

在我的面前。在一个边防连，我更加深

刻地体味到这种孤独，连队几十公里外

才有一座小村庄。当我们到达这个连队

的时候，已经零零星星下了好几场雪，雪

线已降到离营区不远的地方。

一次巡逻，日头挂在中天，身旁的一

个班长摘下帽子，顺手擦了把汗，我才发

现他的头皮光亮亮的。他看见我们惊讶

的目光，只是莞尔而笑，又戴起了帽子。

巡逻路上，我不断搜寻着能够纳入

视野的每一寸雪山和每一片天空，惊喜

地注视着每一头飞奔的羚羊、每一匹悠

然的野驴、每一只盘旋的苍鹰，因为只要

有生命，这里的天空就不再是铅灰色的，

苍茫的山脊也不再呈现出一种苍凉、孤

寂的颜色。

还有一个战士，我一直称他为老班

长。他额头上刻着几道深深的抬头纹，

圆圆的脸庞，微笑时，露出两颗虎牙，两

颊上的酒窝忽隐忽现。闲聊时，我问他

的年龄，他说自己是 1998 年出生的。我

想，高原的时光很慢，一棵树几十年也长

不了一寸，而有时又这么快，眨眼间岁月

催人老。

在军分区，我见到一位副司令员。

吃饭时，他摘下帽子，露出光亮的前额，

脸上刻满褶子。我问他在高原上待了多

少年？他说，29 年。当他云淡风轻地说

出这个数字时，我有些惊讶，随即又难以

置信地问道，29 年是您的军龄，还是在

高 原 上 的 时 间 ？ 他 说 ，都 是 29 年 。 说

完，他笑了，脸上又露出深深的皱褶，里

面仿佛藏着说不完的故事……

后来的日子里，我记忆中时常出现

那条消失在远方的碧蓝的河流，它倒映

着天空的繁星和圆月，也映照着那一张

张被定格在记忆里的脸庞。那些守护这

片高原的“老阿里”，被风霜改变了面容，

但他们脸上的笑容永远像高原上的阳光

一样热烈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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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苏沟再往西，我们经过 1 个多

小时的车程，路经蒙古族聚居的天山乡，

跨过一条澄澈如玉带的小河，来到了位

于昭苏高原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4 师

第 74 团。

第 74 团驻地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空

旷的草原上散落着牛羊和马匹。时值

初冬，傍晚时分，太阳落下了山，凛冽的

寒风肆虐起来。远远地，我们望见起伏

的山峦环绕着一座小小的民房，白色的

墙体上醒目地写着“保家卫国”“忠诚于

党”等红色标语，这便是我们此行的目

的地——木兰站。

乌登是兵团第 4 师第 74 团木兰站的

队长。她是个俊秀的蒙古族姑娘，身材

高挑，留着精干的短发，笑起来露出一排

整齐洁白的牙齿。她腰杆笔挺，乍一看

像个假小子，穿着一身迷彩服，显得英姿

飒爽。

乌登的爷爷是一名兵团人。身为

“兵三代”，她对部队有着深深的热爱和

向往。护理专业毕业之后，她仅做了几

个月护士就应征入伍。第二年，她就凭

借优异的表现和高度的责任心当上了

班长。

2016 年 9 月，乌登为了照顾生病的

母亲，带着遗憾退伍，回到家乡，在武装

部当起了民兵。2018 年，团场边防办成

立，乌登主动找到团领导，表达了想当护

边员的心愿。

几天后，团领导找到乌登：“我们团

正在筹备木兰站，全是女同志，你当过

兵，有经验，我们想让你担任木兰站的队

长。你意下如何？”

“木兰站？”乌登有些疑惑，“队长具

体要做些什么事情呢？”

“这是一个由女同志组成的队伍，

大家就像花木兰一样，巾帼不让须眉，

坚守在边防线上，所以哨所名字就叫木

兰站。希望你可以把在部队学到的知

识带到哨所来，帮我们培养出一支训练

有素的队伍。”团领导将想法、要求和盘

托出。

乌登内心瞬时燃起一团火焰。团领

导话音刚落，她就利索地站了起来，敬了

个军礼，铿锵有力地说：“感谢组织信任，

保证完成任务。”

从这天起，这个年轻的姑娘挑起了

队长的重任。乌登平时在连队上班，也

经常到哨所驻点，对“木兰”们进行军事

训练。

队员们的内务整理不规范，乌登就

会带着她们一遍遍练习，将被子叠成标

准 的“ 豆 腐 块 ”，把 衣 物 整 理 得 井 井 有

条。对于新来的年轻护边员，乌登格外

上心，就像一位家长，生活上给予热情

的帮助，训练上则提出严格的要求……

她负责、能干，每件事情都能有条不紊

地完成。

38 岁的巴海伧是木兰站的班长，和

乌登一样，她也是蒙古族人。她清瘦高

挑，面容清秀，举手投足间透露着理性与

干练。

巴海伧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两个孩

子大的 13 岁、小的 8 岁，都在可克达拉市

金山实验学校上学。巴海伧也是“兵三

代”，父母已经退休，帮着她带孩子。昭

苏离可克达拉距离并不近，巴海伧却不

知疲倦地在昭苏和可克达拉的家之间来

回跑。

巴海伧从 2018 年开始在第 74 团当

护边员，工作干得有声有色。虽然她性

格稍显内向，不善言谈，但个性坚韧，管

理有方。在她的带领下，木兰站的内务

整洁细致，护边科学有序，就连菜地都打

理得欣欣向荣。

郑海燕是队伍中的老大姐，她说话

爽朗，性情也爽朗。提起班里队员们互

帮互助的事情，郑海燕有一箩筐的话要

说。“像我们这些岁数大点的护边员，难

免身体有点毛病。碰到谁生病，大家就

互帮互助，木兰站其乐融融。”

郑海燕告诉我们，每当天气恶劣时，

年轻队员们总会主动请缨，替换下年长

的同志执行巡逻任务。而在盛夏时节，

山路间毒蛇出没频繁，经验尚浅的队员

难免心生惧怕，而老队员们早已习以为

常，她们走在前面用木棍挑开毒蛇，将年

轻人护在身后。

一 起 守 在 条 件 艰 苦 的 边 境 线 上 ，

“木兰”们同甘共苦，已然是血脉相连的

一家人。

旷野的夜晚，寒风呼啸的声音很刺

耳。这时，巡逻队伍终于回来了。

刘少仙是巡逻队中的一员，她祖籍

云南，中等身材，脸颊被冻得红通通的。

走进房门，她摘下头上的棉帽，脱掉棉

衣，挂在门后的衣架上。接着，她蹲下身

子，用手捶击小腿。

“腿有点酸了？”我们问道。

“有那么一点儿。”刘少仙脸上露出

了朴实的笑容。

“今天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吗？”我

们接着问。

“没有，不过前阵子发现了一点异

常 ，已 经 处 理 过 了 。”刘 少 仙 神 情 严 肃

地 说 。 边 境 无 小 事 ，护 边 员 需 要 时 刻

关 注 边 境 线 上 出 现 的 异 常 情 况 ，防 患

于未然。

布娃、乌鲁巴依尔、苏伦格、鲁媛坐

在我们对面腼腆地笑着，她们也是木兰

站的队员。她们来自不同的民族，普遍

不善言谈，但在她们黝黑的皮肤下，却隐

藏着一颗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心。

采访结束，外面飘起了小雪。车子

启动的那一瞬间，“木兰”们站成笔直的

一排，朝着我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今有木兰站

为国护边。看着这些英姿飒爽的姑娘

们，我们不由得在心中感叹：多么英勇、

无私又无畏的“木兰”！

边关“花木兰”
■纪红建 杨丰美

山 并 不 高 ，踩 着 几 十 级 台 阶 就 可

以登顶。一幢明黄色的小楼隐现于树

影之间。站在这里远眺军港码头，数

艘战舰依次停泊，构成了一幅壮丽的

海天画卷。

我在正午时分抵达东部战区海军

某勤务保障大队电站，恰好遇上信号兵

刘朝学上战位值班，于是便跟他一起登

上山顶的信号台。

不足 6 平方米的值班室里，紧凑地

摆放着各类通信设备。这里就是信号

兵的战位，他们紧盯着港区的动态，确

保每一条进出港航线的安全畅通。战

位全年无休、全天候值守。每个班次 8

个小时，战士们轮流坚守，目光始终不

曾离开过这片海域。

一级上士汤乔生是这个电站的站

长，今年是他在这里服役的第 16 个年

头。“战友们都说这里离不开我，其实是

我离不开这个‘家’。”他动情地说。这

个 单 位 经 历 过 3 次 编 制 调 整 ，人 员 减

少，任务却只增不减。

走 进 学 习 室 ，整 面 墙 上 挂 满 了 泛

黄 的 奖 状 ，每 一 张 都 记 载 着 官 兵 奋

斗 的 故 事 。 这 些 荣 誉 是 岁 月 留 下 的

印 记 ，更 是 对 官 兵 坚 守 与 奉 献 的 最

好 诠 释 。

汤 乔 生 介 绍 ，这 个 电 站 担 负 着 指

挥 所 应 急 供 电 的 重 要 任 务 。 去 年 夏

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引发海水倒

灌，导致指挥所外围供电中断。虽然

指挥所配有备用电源，但续航时间十

分有限。

警 报 拉 响 时 ，汤 乔 生 带 领 战 友 们

迅 速 冲 入 机 房 ，展 开 应 急 供 电 作 业 。

15 分钟后，指挥所供电恢复正常。当

听到“供电正常”的消息传来时，汤乔

生才放下心来。他知道，这座电站看

似默默无闻，但一旦需要，就是战场上

的关键一环。

中士高金辉在这里服役 6 年。这

个蒙古族小伙子虽然脸上还带着些许

稚嫩，但工作早已独当一面。他平静地

说：“我不仅能准确掌握军港内舰船的

数量，就连进出港的渔船有多少艘，也

能做到一清二楚。”尽管信号台山下就

是大海，高金辉却从未随舰出海。他

说：“守护军舰进港出港，岗位虽小，但

责任重大！”

闲 聊 时 ，汤 乔 生 提 起 去 年 退 伍 的

战士庄磊，语气中带着一丝感慨。原

来，刚到电站时，庄磊因没分配到理想

的岗位而情绪低落，甚至萌生了退伍

的想法。他的转变，源于一次特殊的

经历。

在大队组织的一场“老兵回家”活

动中，老一辈官兵重返军营，与年轻战

士分享他们的青春故事。汤乔生特意

安排庄磊全程陪伴一位坐着轮椅的老

兵。尽管这位老兵年事已高、行动不

便，但精神矍铄，言语中依然充满对军

营的深情眷恋。

活动结束时，老兵让庄磊推他来到

院中的一棵樟树下。那是一棵枝繁叶

茂的大树，浓密的树荫为他们遮挡住了

正午的骄阳。老兵弯腰拾起两片落叶，

沉默片刻后说道：“这棵树是我在这里

当兵时亲手种下的。等百年之后，我要

带走这两片叶子……”

那一刻，庄磊心中一热，眼泪不由

自主地涌上来，在眼眶里直转圈。

庄磊退伍后回到学校继续深造，让

人意外的是，他主动请缨成为学校的

“征兵宣传大使”。他还和汤乔生约定，

今年 9 月 1 日一定要回电站看望战友

们。或许，电站已成为庄磊心中牵挂的

另一个“家”。

准备离开时，我又遇到了刚下战位

的刘朝学。“今天数了多少艘舰船？”我

好奇地问道。

他笑着摆摆手说：“舰船都在我心

里呢！”

“舰船都在我心里”
■张 淦

在茫茫东海的深处，有一座名为浪

岛的小岛。这座小岛，仿佛是海里的一

颗璀璨明珠，与世隔绝，却孕育着别样

的生命与情感。一个春日的午后，我携

带着对过往岁月的怀念，踏上了这座小

岛，去寻觅那些镌刻在军旅生涯中的青

春印记。

我 清 晰 地 记 得 那 一 年 ，在 一 个 乍

暖 还 寒 的 时 节 ，我 踏 上 了 浪 岛—— 海

军某部的驻地。第二天清晨，我推开

窗户，只见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只大锅

盖罩在岛的上空。岛的四周，惊涛骇

浪狠狠地砸向礁岩，翻卷着几十米高

的白色波涛。

沿着海岸逶迤的小路，我缓缓地朝

着前哨阵地走去。东边的海平面涌动

着一抹亮色，宛如一团刚点燃的火苗，

海天间的世界渐渐明亮辽阔。

突然，我眼前一亮，在海边旷野的

乱石丛中、山岬路边，一簇簇低矮的花

儿静静地绽放。我急切地蹲下身，仔

细观察这些花儿。它们青绿的枝叶衬

托着纯白的花瓣，鹅黄色的花蕊点缀

其中，叶子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细

嫩的花茎，在山野中曼舞，仿佛风一吹

就会将其折断似的。事实上，我的担

忧是多余的。这些花儿长期经受着海

风的摧残、酷暑的炙烤，以及暴雨的侵

袭，但它们仍然活得蓬勃、自在、挺拔

向上。

“多么可爱的花儿！”我忍不住从心

底发出这样的赞叹。后来，我向浪岛的

官兵询问那些花儿的名字，他们告诉我

那是一种岛上极为普通的花，被称为洋

甘菊。只需将种子轻轻撒在土壤表层，

无需频繁浇水，不久后就能看到它们发

芽生长。因此，岛上的官兵为它取了一

个新名字——“岛之花”。

据“老海岛”介绍，洋甘菊的种子最

初是由一位上海籍战士探亲归来时带

上岛的。从那时起，洋甘菊就在浪岛安

了家，蓬蓬勃勃地生长开来。在台风天

气中，浪花飞溅上岛，洋甘菊随之一株

株枯萎。然而，待到来年春天，岛上官

兵重新栽种，这种生命力顽强的植物便

再次焕发生机，将整个小岛装点得斑斓

多姿。

新兵登岛后，总喜欢在“岛之花”旁

边拍照留念，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大

自然的气息传递给远方的亲友；老兵退

伍之际，也偏爱在“岛之花”旁留下自己

的身影，以此留住他们在岛上度过的青

春岁月。“岛之花”，已经成为浪岛上的

一个景观、一种象征。

平日里，官兵非常珍视这些花朵，

不会随意采摘。然而，也有打破常规的

时候。有一次，岛上来了一群文艺兵。

一场演出结束后，两位女兵主动提出为

执勤晚归的战士小陈单独演唱。她们

演唱了《战士第二故乡》《军人本色》和

《小白杨》等歌曲。这个肤色黝黑、带着

些许憨态的小伙子，入伍两年来一步都

未曾离开过小岛。听着这些优美动听

的歌曲，他触景生情，情不自禁地流下

了泪水。

演出结束，他特意采摘了两束“岛

之花”，递给两位女兵，红着脸说：“我没

有什么可以感谢你们的，只有这几朵小

花，请你们务必收下。”两位女兵接过花

儿，也禁不住热泪盈眶。

我凝视着眼前的洋甘菊，心中充满

了感动。岛上的官兵看到我如此关注

这种花，告诉我岛上除了洋甘菊，还有

一种野菊。在秋冬时节，这些野菊还能

再次开花。一年四季，两种菊花交替绽

放，开得轰轰烈烈。

从浪岛归来后，我在繁华的都市中

观赏过各种各样的花卉，始终未能找到

洋甘菊的踪迹，但我并不感到失望。岁

月流转，“岛之花”始终烙印在我的脑海

中。我想，大概是因为“岛之花”与那里

的守岛军人具有同样的性格，才使我萦

绕于怀、难以忘却的吧？

也许，“岛之花”那种平凡而坚毅的

品格，早已深深融入一代代守岛军人的

血脉之中。他们就像这“岛之花”一样，

在祖国的大地上美丽绽放……

岛 之 花
■徐荣木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心香一瓣

品味那情感的芬芳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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